


 

 

导   读 

《续侠义传》十六回，为赵景深先生（１９０２－１９８５）藏

书。景深师仙逝后，据其生前所愿，全部藏书皆捐献给其任教之复旦

大学图书馆。此书亦已同归彼处。 

此书未署作者姓氏名号及出版、刻印者。线装四册，刻印字体精

美。框高四寸八分，宽三寸。叶十行，行二十三字。中缝有书名《续

侠义传》和回数、页码。从书品、纸张和刻印字迹等分析，当系晚清

刻本。公、私藏书未见著录，古典小说版本研究著述也从未提及此

书。 

《续侠义传》的情节紧接《侠义传》（后又改名为《三侠五

义》、《七侠五义》之后，是惟一描写七侠五义故事的续书，与叙述

七侠五义后人的《小五义》、《续小五义》完全不同。 

此书写白玉堂误入铜网阵后，并未遇难，而被襄阳王生擒。幸遇

侠女翠绡救出，与众侠重聚。颜敏上报襄阳王谋反证据，圣上命他率

众剿灭襄阳王及其叛众。经过艰苦战斗和多次反覆，终于全歼叛逆并

捉拿潜逃的狗头军师魏明公归案。侠女元翠绡救出白玉堂后，又受邀

帮助剿匪，屡立奇功。叛党剿灭后，她奉旨与白玉堂成婚。五鼠见朝

政不明，先后辞官，遁迹江湖。玉堂夫妇在陷空岛居住十年，先后生

了二子，夫妇俩借去钟山祭扫翠绡父母墓地之机，入山不归，隐居修

行，不知所终。 

本书在艺术上也颇有特色。全书结构严谨，脉络分明，情节发展

跌宕有致。作者注意人物形像的刻画，主人公白玉堂身陷囹圄时无可

奈何、百无聊赖的精神状态，颜巡按和众侠对白玉堂的情谊，都描写



 

 

得较为细腻真实。反面人物的描写，在某些方面比《侠义传》更为成

功。 

尤其是军师魏明公的奸诈成性和诡计多端，给人印象较深。与人

物描写的白描手法相适应，小说的语言平易通俗流畅，这也适应于旧

时代文化层次较低的读者的阅读水平，可以看作为有识见的作家追求

小说通俗化、大众化的一种尝试。至于小说结尾打破一般侠义小说封

官享禄、金榜题名的庸俗化雷同格局，则不仅有一定的思想意义，在

艺术上也属一种创新，而且豪杰归隐的余音在欣赏美学上也含有值得

回味的效果，应该肯定。 



 

 

《侠义传》评赞 

颜敏是三侠五义领袖，看似一无所能，但观其初遇白玉堂于风尘

仓卒之中，独具只眼，索盛馔则慨然应之，赠重金则泰然受之，如此

气概不凡，已具宰相之器。玉堂在侠义中最为兀傲不群，乃于杯酒立

谈之间，使生龙活虎自然就我钤束，即此便是驾驭英雄手段。徒以羞

涩空囊，当筵豪举，谓颜、白缔交因此，则视玉堂太卑，视敏太浅，

所见更出雨墨下矣! 

余故于上上人物中，不得不为颜敏首屈一指也。 

展昭自是上上人物。写得如此精细老成，居然儒将，且有德器。 

北侠亦是出色写来。但狮子搏象搏兔，处处都用全力，究是狮子

笨处。且其平昔交游，至契莫如沙龙，至亲莫如艾虎，烘托殊不高

妙，即主峰亦为之减色，止可定为上中人物。 

丁兆兰、丁兆蕙以“双侠”齐名，自是难兄难弟矣。但二官人便

觉妙手灵心，神光四射，大官人却乏精采。丁兆蕙自是上上人物，兆

兰便是上中人物。 

卢方并无正传，但写得忠厚到十二分，义气到十二分，不独四义

甘心作弟，即三侠在坐亦不得不以老大哥推之，安得非上上人物? 

韩彰写得稳，徐庆似逊之，然天真烂漫处亦不可及，均是上中人

物。 

蒋平水中功夫几成绝技，写得精神百倍，绝后空前矣。而心地过

于曲折，言语过于尖酸，少一种光明磊落之概，竟是中中人物。 

三侠以展昭为主，五义以白玉堂为主。观二人一见仁宗，均立授

四品护卫，际遇视诸人独优，固已立竿见影，不待同拜殿帅，始为特

达之和也。书中于展、白二人，处处用两峰对峙法。苗家集双龙抱



 

 

柱，其点睛处也。有白玉堂结交颜敏，则先以展昭救援包公引之；有

白玉堂娶元翠绡，则先以展昭娶丁月华引之；有白玉堂困地牢，则先

以展昭困水寨引之；甚至玉堂夫妇有干、莫两剑，亦先以展之巨阙、

丁之湛卢引之。而展昭之屈于玉堂，与玉堂之屈于欧阳春，皆以双侠

为解围归宿之地，尤其穿插无痕者矣。就前半而论，则展以德胜，白

以才胜，似乎展优于白。及地牢出险之后，玉堂如良骥追风，一日千

里。结处展出白隐，则仙凡顿别，玉堂其犹龙乎!细玩全书脉络，又

明明以玉堂为主，而展昭亦主中之宾。其进德之猛，避世之超，识力

迥出诸人之上，在上上人物中，是谓无上上品。 

柳青自是中下人物，除却哭玉堂一副眼泪，别无可取。 

沙龙身价何尝不重，但如画疥骆驼，终带三分蠢气。定为中下—

—还是从老员外体面上挣来。 

艾虎即作馆僮，亦尚不及雨墨。栽赃证主，虽云弃暗投明，究非

端人举动。以此得“小侠”之名，不亦怪哉!后半虽出力描写，总觉

身分不高，所谓“婢学夫人，举止羞涩”也。匹以玉兰，尚觉相称。

吾于凤仙，有“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之感，其品次当在中下、

下下之间。 

智化直是下下人物。观其举动，颇多暧昧不明之处，所谓穿窬之

雄也。以世家子弟无故游马强之门，徘徊不去，其心叵测。收伏锺雄

似乎善于补过，然导以正言，锺雄已能乐受，又何必行诡秘之计?且

有同生同死之五义在前，而彼竟视结义如儿戏。一诚一伪，判若天

渊。噫!狐本媚兽也，狐而黑，黑而妖，观其绰号，何止春秋一字之

贬乎! 

钟雄费却无数笔墨，而观其举动，不但不得为大将，亦并不得为

盗魁。其轻信智化，震于唇吻之虚锋，委以腹心之重寄，以致顷刻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间命悬掌握，全家几致丧亡。其极豁达处，正其极颟顸处。既无治军

之律，又无知人之明。此人即不收伏，亦与尤冲、杨烈等耳，并不能

及吕武也，亦下下人物而已。 

公孙策周旋包、颜之间，如药中甘草，处处用得着，却处处不担

沉重。考其生平，无一件出色之事，置之中中已觉过量。 

包公之有王、马、张、赵，颜巡按之有焦、孟、龙、姚；譬如庙

中有一神，照例有四个皂隶；衙中有一官，照例有四个轿夫；戏场中

有一个元帅，照例有四个摇旗呐喊兵丁；备数而已，不足置论。 

全书中如倪继祖、金必正、汤梦兰、金辉、施俊，及破襄王时之

总管、都监、防御、提辖，以及姜铠、史云、陆彬、鲁英等，均如棋

中散子，无关全局之势。或写得好，或写得不好，乃风行水上，自然

之文，不足计较也。 

丁月华以双侠为兄，以展昭为夫，身分自然名贵，但一激即出，

终欠大家风范。 

凤仙、秋葵、玉兰都是野花点缀春色，不足助名闺瓶供，其身分

直与飞奴等耳。 

柳金蝉便超出牡丹、绛贞之上，岂所谓“随夫贱，随夫贵”乎?

诵义山“我亦举家清”之句，颜、柳可谓双清矣。 

然皆未若元翠绡之超群绝伦也。未写翠绡，先写其仆婢。元全是

书中奴仆第一，飞奴是书中婢媪第一。继而写其世系，元侍郎是书中

戚畹第一。继而写其父母，元修撰是书中隐逸第一，裴夫人是书中礼

法第一。继而写其姑母，元妃是书中后妃第一。烘云托月，已将翠绡

置之百尺楼上。谓之才女，才女不足尽之；谓之贤女，贤女不足尽

之；谓之孝女，孝女不足尽之；谓之侠女，侠女亦不足以尽之。读其

传，不独隐娘一传有青蓝、冰水之别，即一切《列女传》、《侠女



 

 

传》都为之减色。不图于小说中得未曾有，即择书中侠义第一之白玉

堂以为之配，亦如隐娘之适磨镜少年，铢两未能悉称耳。 

元全、雨墨均是奴仆中上上。两人作翁婿，亦可云冰清玉润矣。

有元全，则展忠、颜忠、裴福皆常奴耳；有雨墨，则锦笺直顽童耳。

即奴仆一门，写得错错落落，亦自“群山万壑，都赴荆门”。 

襄王直是杀才，作者其有感于烛影摇红之狱乎?罪襄王所以罪太

宗也! 

魏明公写得狡猾可爱，巡按处竟无一谋士足以当之。若无荆门一

走，竟不得谓草泽无人。写吕武竟是《水浒传》豹子头林冲。抬高吕

武，正是深恶钟雄也。 

沈仲元生平，孝肃之断简而严，明公之骂详而快，智化之义，独

拳拳于仲元，气味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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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恨在心头寻踪觅线 喜出望外诧鬼疑神 

话说智化与钟雄定议，将眷属悄悄送至方山。私事已了，众弟兄

聚在军山水寨，痛饮数日。 

展昭便与蒋平商议起程，同赴襄阳。钟雄因军山地方广阔，恳求

智化留山帮同管理。智化亦自有一个怀抱，且恐钟雄一勇之夫，或有

疏失，便一口应许。 

次日，钟、智二位就山寨里做个饯行筵席，送众侠义下山。众人

喝得半酣，起身辞行。钟雄、智化亲自送到湖干，派喽拨快船数只，

送到渡口。 

陆彬、鲁英等上了岸，便邀众侠义到陈起望盘桓几日。展昭、蒋

平惦记着巡按病体初痊，护卫单弱，兼之卢方思念五弟，日夜哭泣，

必须速回襄阳设法宽解，遂向陆、鲁说明。陆、鲁自回陈起望去。 

众侠义一路趱程往襄阳进发，晓行夜宿，不日已到襄城。其时姜

铠已由小道径回军山。沙龙、艾虎自然要先到方山看看眷属，便不进

城，取路径赴方山。众侠义是夜行人规矩，直等到薄暮进城。同到巡

按府的是展昭、欧阳春、丁兆蕙、蒋平、柳青五人。 

早有公孙策同二爷三爷出来迎接，都一一问候。楞爷便道：“四

弟，你只顾在陈起望耽搁，难道忘了大哥病体未愈么?”蒋平等急急

入房去看卢方。只见卢方骨瘦如柴，一见众弟兄，勉强坐起，便一手

拉住蒋平道：“四弟，你也来了。快快设法与五弟报仇要紧!”蒋平

又是着急，又是悲惨，只得指点道：“大哥，且与众弟兄相见，慢慢

商量。”卢方一翻身下地，便向南侠跪倒，谢其盗骨被陷之情，吓得

熊飞还礼不迭。卢方起来，众人正要与他见礼，见他又复跪倒，向柳

青行礼，口中带着哭声说道：“柳贤弟，想不到你与五弟如此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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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与他结义一场，至今不能报仇，实无面目以见贤弟!”柳青慌忙

跪下，将卢方搀起说：“同是弟兄，报仇一节是大家分内之事，何分

彼此!大哥何必如此见外。”众人才与卢方相揖坐下，公孙策便问收

伏钟雄之事如何，蒋平始细细说明，并将钟、沙两家现已在方山安插

的话说了。公孙策道：“前者老夫人遣人来襄，因知大人忧郁成病，

甚不放心，留下小公子，却遣夫人来此照料。依着大人主意，说襄阳

不是善地，要将夫人立刻送回。无奈母命难违，夫人亦不放心回去。

大人虽已病愈，身体尚是软弱，家眷又来衙内，更须护卫严密，所以

甚盼众位前来。”展昭便问：“现在奸王处有无动静?”公孙策道：

“从前襄阳县是奸王之党，替作鹰犬，被大人因公参劾，所以襄王处

少一耳目，消息不灵。现在新选的知县尚未到任，料来巡按在此，新

到任的自不敢勾结襄王了。邓车遭擒以后，襄王一时未敢启衅，惟闻

防范甚严，竟无处可以下手。大人亦因此愁眉不展。少刻见了大人，

再细细斟酌罢。”正说话间，雨墨传请众侠义到内书房相见。公孙策

陪了众人进去，颜巡按已迎在书房门口。彼此见礼已毕，巡按指着上

面。见壁上挂着白玉堂的小像，画得神采英爽，懔懔如生，是巡按亲

笔。 

案上供着瓷坛，摆列香炉烛台，时新菜蔬果品，就请众英雄上香

行礼。然后与欧阳春、丁兆蕙、柳青一一问了姓名，深致仰慕之意，

依次坐定。巡按略问陈起望军山情形，展昭照前说了一遍。巡按洒泪

道：“众英雄将骨殖盗回，固属朋友高义。但公事私仇，总以捉拿襄

王为主。偏值圣上仁慈，非有谋逆确据，不能拿问，非得了盟书，无

从证实。众英雄务必同心协谋，助我一臂之力。”众人都道：“无论

国家公事，理当效劳，即五弟之仇，一日不报，某等亦无颜为人。自

然同心设法，虽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公孙策见话渐渐紧了，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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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今日且歇息一天，从容再议。酒饭现已齐备，且请众位到外间

细谈。”巡按说：“恕病体初愈，不能作陪。”送出众人，仍到卢方

卧室。 

少顷，公孙策请众位入席饮酒。卢方勉强举杯相陪，无精打采

的，真是一人向隅，举坐不乐。众弟兄也就草草饭罢。卢方同三义入

室叙话。 

公孙策邀欧、丁、柳、展四人到他书室中，便对展昭道：“白五

弟之事，我已密禀包相。只因大人与卢大哥报仇心切，深恐性急误

事，欲请相爷劝阻，至今未有回信。今日大人光景，见众弟兄到来，

便有刻不可缓之势，只却如何是好?”展昭便道：“冲霄楼虽经智大

哥、白五弟探过，五弟已死，智大哥如此灵巧，也不能得其机括详

细。若冒失前去，于事无济，徒送众弟兄性命，丧众弟兄英名，岂非

中了奸王诡计。依小弟愚见，总要勾结内间，探明实情，方可下手。

前与智大哥临别时，曾托他密书问沈仲元，且待回音，再作举动。目

下巡按处，须得先生设法解劝延宕，卢大哥处须得蒋四弟设法解劝延

宕，不知众位以为何如?”柳青接口道：“展大哥所说，原也老成。

但我们侠义勾当，只凭义气上该做不该做。如是该做的，水里水里

去，火里火里去，也不必顾他利害。现在白五弟因探楼而死，若不替

他报仇，如何算得侠义?依小弟愚见，蒋泽长机变百出，尽可去得。

莫如今夜请他前往一探，安知不得些消息?如坐待沈仲元回音，知他

真心假意?万一奸王做成圈套，逼着沈仲元引诱我们，岂不更受其

赚?”众人听他说得词严义正，难以回答。公孙策暗道：“这人叫

‘白面判官’，打的竟是官话，该叫‘铁面判官’才是。” 

正踌躇间，蒋平从外悄悄入来，便对柳青笑道：“柳贤弟，你又

给劣兄招揽买卖了。这冲霄楼却不是九节松、五峰岭可比，便是那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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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香也全然无用。我姓蒋的除了会水，如何及得五弟胆量本领呢?一

去断然送命!那时柳贤弟除不肯哭我，还要说姓蒋的只会偷簪子，那

会偷盟书?岂不成了个无用的贼鬼么!我是不去，另请高明罢。”说得

众人都笑了。柳青瞪了蒋平一眼，也笑道：“你原来亦有不能的日子!

贼张贼智，也只好吓吓姓柳的罢了。”蒋平道：“我看巡按同大哥口

气，此时除是五弟活了，方肯缓办，不然终日哭闹，以后不用过日子

了!方才劝了大哥一回，丝毫不动，反说我无义气，故意推托，真真

教我急死。不但柳贤弟教我探冲霄，无此手段；便是展兄教我劝住大

哥，也无此口才。适才大哥睡下，我悄悄过来，正要求教一个长策，

不想诸位反栽埋在我身上。如今还得公孙先生神机妙算，想个挽回的

法子方好。”众皆默然。北侠道：“此仇断无不报之理!与其空言展

宕，不如赶紧打听襄王处动静，再作理会。四弟认识雷振父子，何不

从八宝庄一探?”众人道：“舍此亦无别法。” 

到了次日，蒋平起个清早，取了随身暗器，径往八宝庄而来。到

晌午时分，已到庄口，认明雷家，轻轻扣门。听得雷振咳嗽几声，出

来开门，一见四爷，满脸堆笑道：“恩公，何事到此?请到里面献

茶。”蒋平坐定，便问：“令郎在家否?”雷振道：“今日正是他值

日。”蒋平甚为纳闷，良久道：“能给信请他来庄否?”雷振说：

“事有凑巧，王府向来五日一班，小儿明日恰好下班，一定回庄。恩

公如不嫌草舍，且权住一宵，候他回来如何?”蒋平无奈，只得住

下，与雷振说些闲话。晚间，这老儿宰了一只鸡，沽了一壶酒，买些

菜蔬果品按酒之物，摆满一桌，殷殷勤勤的相劝。蒋平有事在心，酒

不尽量，便告醉要饭。饭罢，只推疲乏。老儿叫声：“安置。”亲自

展被安枕，请四爷歇下，然后拄杖自回房内睡去。蒋平心中辗转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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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寐，直到五鼓方才合眼。起来已是日上三竿，雷振已在门外探过数

次，连忙舀水请四爷净面，摆上早饭。用罢，在堂屋陪着说话。 

直至下午，雷英始由城回来。蒋平赶忙接出，各道想念。雷英又

请老儿到街办了酒菜，款待四爷。饮酒中间，以话套话，才动问冲霄

楼情形。雷英便道：“小可自认识恩公，便有弃邪归正之意。无如在

襄王处官卑职小，不能到机密地方，所有楼中机括利害，亦止听得值

班诸人传说，并非小可在恩公前藏头露尾。小人父亲受恩公救命之

恩，如若恩公不嫌弃小可，就此拜恩公为师。以后诸事可以倾心吐

胆，交给小可办理。”蒋平尚欲谦让，雷振便将椅子摆在中间，将四

爷拉上椅子，雷英已直拜下去。拜了四拜，口称“师父”。蒋平见他

父子志诚，只得受了。重复入席，便说：“巡按因圣旨相谕迫切，急

于要得盟书，值班诸人有无英雄义士可以联络的么?”雷英道：“值

班的大半是江湖亡命，名在盟单，都望襄王起事，可以封侯荫子，那

里联络得来?”蒋平道：“闻得有个小诸葛沈仲元颇知大义，你与他

相识否?” 

雷英说：“此人从马强处来，刺巡按刺太守都有他在内，未敢信

其为人。”蒋平便不再问，又询襄王近日举动，雷英道：“王爷两次

行刺未成，反折了两员勇士。有府内一二相识，传说王妃元氏却甚贤

德，屡屡劝他收心安分，王爷不但不听，反生愤恨，时时反目，以致

王妃气郁而亡。王爷本多内宠，全不在意。这数月防范巡按更严，却

因巡按处能人甚多，未敢造次下手。”蒋平谆嘱，遇有要事速来送

信，雷英一口应诺。说话之间，更鼓已动，蒋平便告辞欲回。雷英父

子尚要攀留，当不住蒋平公事紧要。拽开脚步，直到黎明城门才开，

便已进去。回至署中，众人听了，惧各闷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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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沙龙、艾虎于前一日到了，在金辉处住下，来访众弟兄。北

侠便叫艾虎到沈仲元处走走，探个消息。艾虎迟至第四日，方与沙龙

到巡按府回话，说：“第一日在王府左近问问，都不知道他住处。第

二日在酒肆内坐坐，才知他便住在府中，又未便到府门上找他。是我

想了个主意，说他家中有书带来，找他见面。沈仲元精细得很，细细

盘诘，才约定昨日在酒楼相见。他见了是我，面色不定，半晌才说，

现在襄王改他做了参谋，不值日了，就值日也止能到木城。楼上轻易

不准擅入，闻说楼中步步全是机括，乃是军师魏明公所制，除是他才

有破法。此人绰号通天狐，广有机谋，是襄王第一亲信，全然不知忠

义，如何勾结得过来?且向与沈仲元不合，因他两次行刺无成，安然

回去，魏明公就此进了谗言，所以奸王渐渐疏远于他。 

若不是师父托他内应，他早已高飞远举了。现在师父处他也不肯

通信，并嘱我不必常去，怕是走漏风声。说完，便忙忙走去。我看他

说话吞吐的很，鬼鬼祟祟，畏首畏尾，听的不耐烦了。要不是师父的

旧交，我就要损他几句。看此情形，无从打听确信。不如大家努力硬

撞。现放着义父同诸位叔叔，就是有些机括，何必怕他?包管一到成

功。”北侠笑道：“你真是孩子话了!拿你五叔那般武艺，身入重

地，尚为铜网所害。你却不要冒失，妄送性命!”又嘱付沙龙不可令

艾虎撞醉，乘兴私探冲霄楼，沙龙答应了。艾虎大是扫兴，坐坐就与

沙龙回去。卢方惟有连声叹诧。众人无计可施，都各默然。 

接着新选襄阳县到了，便是白玉堂救出尼庵的汤梦兰，已经中了

进士，选了此缺。他性情拘谨，却是个守正不阿的君子。先见了知府

金辉，金辉命他到任便过来参谒巡按。巡按问问履历，嫌他初入仕

途，恐未谙练，怕不胜襄阳繁剧。谈了一回，看他少年老成，书生本

色，颇觉惬意。送茶出来，照例拜望公孙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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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令尹甚为周到，闻得巡按府有众侠义在此，便遍投了名刺求

见。除卢方愁病心烦，不愿见客，众人便都到公孙策处相会。北侠一

眼望见，暗想：“原来就是尼庵的汤相公，发迹做了知县了。这人倒

是个正经人，看他还认得我否?”口中却不便说破。汤令尹周旋几

句，看着北侠，有些面善，想了一回，才问道：“欧阳兄曾到过杭州

么?”北侠笑说：“到过。”汤令尹想着是了，忙道：“弟微时在杭

州一个尼庵被困，有二位英雄先后到来解救，匆匆未问姓名，莫非就

是欧阳兄么?”北侠道：“我是领小童进来的。”汤令尹连说：“幸

会!”忙忙起身致谢，又问：“那位少年英雄现在何处?是何名姓?”

北侠叹口气道：“可惜汤兄迟到了三个月!此人姓白，名玉堂。”指

着韩、徐、蒋道：“便是他们陷空岛五义之一，天子赏了四品护卫，

来此帮助巡按大人，往探冲霄楼，已被襄王害死了。”汤梦兰大惊

道：“白护卫名满京都，不想就是救我之人!可惜如此年少英雄，竟

尔不得善终!”说着连声叹气。正是读书人心肠软，连泪都掉下来

了。众人见他诚挚，也都伤感起来，互相叹息一回。 

梦兰因新到任，事烦，告辞而去。择日又备了祭席，亲自到白玉

堂灵前致奠。在汤梦兰却不是揣摩上宪，此一举倒合了巡按脾味了。

四义谢过，巡按留他在内斋，细谈玉堂生前许多好处。梦兰劝慰一

番，方才告退。 

展昭是精细绝顶的人，想着众人互相纳闷，于事无益，襄王处断

不能不生事。闲着在巡按府四围踏勘。墙垣大半失修，后面有个小小

演武场，一条箭道却甚辽阔。便与公孙策计议道： 

“从来两国相争，尚且说能守然后能战。现在且不说我们找他，

他若来犯我们，这座巡按府如何守法?可以传些匠人，把墙垣都培高

些。”公孙策道：“何尝不是，从前白老五也曾提过。巡按体恤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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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将就下去，到丢印后还自怨自艾呢。我们就与汤令尹斟酌去，也

不至过于骚扰他。”梦兰十分认真，即日勘估，便动起工来，就是

展、欧二人帮着监工。 

展昭又去找了沙龙，问他：“渔猎户约有多少?”沙龙道：“共

有二十四家，壮丁却有三百来人。”展昭便与公孙策回明巡按，要抽

些来操练，保护衙署。就安顿在演武场中，也不致惊师动众。巡按应

允。沙龙回到方山抽了二百余人，分一半到巡按府，一半留在府衙。

府衙是焦孟管带，巡按府是史云、龙涛、姚猛管带。展昭还嫌人少，

却因襄阳城内城外襄王党羽居多，不敢胡乱招人。派史云、龙涛、姚

滔，到邓城、光化、谷城一带，陆续招了三四百人，一半屯在演武场

中，一半屯在衙前一座净因寺内。那衙前庙宇不少，其余不过小小庵

院，惟有此寺是南朝敕建的，极是广大禅林。 

众英雄借此消遣，不觉混了半月有余，卢方的病经韩、徐、蒋终

日劝慰，展、欧、丁、柳也时时譬解，公孙策尽心调治，居然饮食渐

增，不十分消瘦了。恰好包公信回，大致说白护卫冒险殉忠，可敬可

悯；嘱巡按不可性急，众义士尤不可恃血气之勇，再蹈覆辙。巡按向

来敬包公如神明，虽是报仇情切，见了此信，殊觉嗒然。反反复复的

看了又读，读了又看，如痴呆一般。 

公孙策在旁，得了主意，就势将襄王防范严密，众英雄为难情

形，曲曲折折说了一遍，算把个巡按挤得没法。这才请众侠义进来说

道：“我与白贤弟义同生死，与诸位一般。前非白贤弟相救，休说无

此一官，连夫妇性命均属不保!此番又因我丢印，以致白贤弟遭其毒

手。我初意急急报仇，拿获襄王后，辞官不做，送他骨殖回乡安葬，

从此挂冠养母，以终余年。不料包恩师来谕如此谆切，倘因我逼迫太

过，众英雄再有蹉跌，我更上无以对君相，下无以对众位。但此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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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总要图报，且请众位缓缓商量，求一万全之策。”卢方一面听着，

一面流泪不止。展昭便道：“事难逆料，且待某等下去相机办理。”

众人见巡按凄然不乐，少坐亦即辞退。 

蒋平就势劝卢方道：“五弟身后报仇，是一庄事；安葬立嗣，是

一庄事。记得五弟胞兄有两个儿子，长名白璨，幼名白玮。大可把小

的继与五弟。大哥病体略愈，如何能前去厮杀?依小弟愚见，亡人入

土为安。莫如大哥同二哥送五弟骨殖回家，与他嫂嫂商议承嗣，我与

三哥在此，随着众弟兄设法报仇，岂不两全其美。”众人闻蒋平之

言，均极力向卢方怂恿。卢方想了一想，株守多时，毫无机会，四弟

之话也颇有理。骨殖久在衙内，诸多不便。况柳青与五弟，不过一个

酒食征逐的朋友，尚且作七日道场超度灵魂，我们弟兄一场，仅在此

随着巡按朝夕奠祭，未尽一点诚心，亦不象事。且先回去将他安葬立

嗣，那时巡按如不能报仇，我愿倾家荡产，拚了命干他一干，务必与

襄王决个你死我活，以慰五弟于地下。”便应允了送灵回里。 

蒋平托公孙策回明巡按。颜敏初意不愿，公孙策宛转相劝，并

说：“卢方病体虽愈，尚宜令其回乡疏散疏散，不然仍恐忧郁复

病。”巡按无可奈何，只得依他。就请四义进来说定，卢、韩两位送

灵后，即行回来相助报仇。又赠银三千两，为白玉堂办葬之费。俟立

嗣后，自己襄阳事定，还要亲到金华祭墓，替他嗣子立个家业。卢方

道：“五弟家道甚是充足，至于葬事，卢方意在一力承担，以尽弟兄

之谊。大人此款实不敢受!”巡按道：“彼此都是弟兄，何分尔我?此

乃赠与白贤弟的，诸位不必推辞。”卢方等只得收下。 

四义退去，大家商议起程。楞爷嚷道：“偷骨殖不要我，送骨殖

也不要我，难道大哥二哥与五弟是弟兄，我便是个外人?”蒋平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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